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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 弹

“哎呀”，老人低声嘟哝着，双手撑着锄头，

把背直了起来。他的脸已被晒成了深褐色，皱

纹从双眼周围一直延伸到扁平的嘴角。他赤裸

着上身，下身穿着一件打满补丁、褪了色的蓝布

裤子，赤脚，头上裹着一块毛巾，毛巾的边缘下

面现出白发。他依然健壮而精力旺盛。

头上，太阳像一个铜球在蓝色的天空中闪

闪发亮。脚下，干裂的褐色土地犹如反光镜一

样将阳光反射到他坚定的脸上。

天气很热，老人浑身是汗。

这是河北平原保定市外 5 月的一个上午。

田埂上长满了垂柳，青翠的玉米苗就像长毛绒

一样覆盖在田野里，田野一直延伸到不远处高

高耸立的城墙边。

他看见日本哨兵正拿着步枪站在城门口，

蓝色的松鸦在阳光中展开它们带条纹的白色翅

膀，发出刺耳的叫声，使人觉得更加炎热。

“唉！”老人叹了口气。生活异常艰难，他吃

了许多苦。首先是他的咳嗽从来不见好转，随

后他的独生儿子离开家去参加了游击队，家里

除了他和他的女婿再也没有人能够种地了。

再就是残忍的日本兵不付一分钱就拿走了他

一半的庄稼，还不断地来骚扰他，问他的儿子去哪

了，有没有写信回来，说了些什么？他们甚至威胁

要枪毙他，但是老人装傻，什么也不愿告诉他们。

还有就是杂草。杂草到处都是，谁能赶上它

们的生长？今天除掉它们，一夜以后他们又如雨

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对于老人而言，生活就是同

他的敌人——杂草进行的一场永不停止的斗争。

世上肯定有一个长着10万个头的草魔，它有100

万条生命，永远不死、坚持不懈、又善于模仿。

老人已经同“敌人”作了 70年的斗争，但令

人气愤的是，杂草永远都是那么强壮，那么傲

慢，那么不可战胜。对他而言，生命中所有困难

都是各种各样的杂草，咳嗽是杂草，必须劳作是

杂草，儿子离家出走是杂草，日本人也是杂草，

而且是最大的杂草。

想到杂草，老人脑中浮现出一幅图画：一片

广袤的绿色田野，那是中国。对于他而言，整个

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农场，一块巨大的肥沃的

土地。他看到，在这块广袤田野上，泛滥成灾的

杂草窒息了年幼的禾苗的生命，当他用锄头使

劲地锄掉一棵巨大、顽固的杂草时，他自言自语

道：“日本鬼子，铲死你”，说着将他挖了出来，扔

在一边，结束了它的生命。

太阳升高了，老人继续干着活儿，来到地

头，他突然好奇地停了下来。池边有个古怪的

洞，洞中赫然竖着一个黑东西，看起来像是削掉

头的大萝卜。

他想了一会儿，也没明白那是什么。突然，

他想起来了，是的，肯定就是那东西！炮弹！他

曾在城里看见过许多炮弹像木头一样堆在一

起，是日本兵用火车从北平运来的。有一次，他

还被拉去卸过车呢！他看见敌人将炮弹装进长

如扁担、圆如陶罐的炮膛当中，随着一声巨响，

炮弹飞出。百米以外甚至更远处看不见的人，

都能被它打中。

他也曾经和邻居谈起过大炮：大炮有多么

可怕，敌人有多少炮弹，可惜的是，我们的军队

没有炮弹。

但实际上，我们也有一门炮，只是一门，那是

在一个月前的一次突袭中缴获的。他记得儿子曾

偷偷地回家一次，告诉他一些关于大炮的事：游击

队对于拥有一门炮是多么自豪，一门炮值多少钱，

他们缺少炮弹，必须十分注意节省炮弹。

这枚炮弹是游击队的还是敌人的呢？它指

向城市，一定是城市发射的，发射过程中突然落

下来的。毫无疑问，这是游击队的。

“啊，啊，”老人嘟哝着，“这可不就是年轻人

干的好事吗？他们随便就把一枚珍贵的炮弹扔

在这里。唉，让人讨厌！年轻人就是好浪费。”

老人盯着炮弹越看越愤怒，心里盘算出一个

计划。他抬起头，既兴奋又生气地向另外一块地

指着炮弹说：“看看它，这就是我们的年轻人想打

胜仗的法子。他们有多少炮弹，可以随意浪费？

这样做不管用。”他讽刺道：“这就是我儿子的工

作，他肯定该负责，他一直都很浪费。你还记得上

次他花了一元钱，整整一元钱买了一本书吗？和

这次一样不用脑子。如果他在这里，我一定要教

训教训他。”他看着这枚炮弹，愤怒地提高了声音。

但是年轻人并没有注意到他，他好奇而高

兴地叫了一声，然后跪在地上，试图将炮弹从

土中挖出来。很快，他就挖出来了。“爹，快看，

是铁的，这尖头还是铜的呢！我们现在可以买

一个新的犁头了。哎！这炮弹至少值 10 块

钱。捡到宝贝了！我们走运了！”他轻轻地举

起炮弹，像抱着婴儿一样轻轻摇着它，自豪欢

乐地看着它，用他粗糙又灵活的大手抚摸着它

发亮的铜头和光滑的黑背，眼中仿佛看见了用

它做成的犁头和铜灯。他兴奋地叫道：“我们

发财了！”

但老人却不这么想。“不！”他很坚决地说：

“我们必须还给他们，不能浪费，它还能用。”老

人不顾女婿的反对，让他牵过驴子，将炮弹装在

一只柳条筐里，用树叶掩住，另一只筐里装上土

以保持平衡。然后，赶着毛驴朝着与城市相反

的方向走去。他踏上一条长长的满是尘土的

路，希望能找到他的儿子。

巨大的绿色平原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平

线，蓝铃花和粉红的夹竹桃花在沿路的草丛中

开放，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里浑黄的水几乎不动，

白杨树和柳树屹立在路旁，各自撑起一把把绿

色的大伞，一动不动地耸入蓝天。

老毛驴慢慢地走着，老人紧跟其后，他们很

快就被淹没在由脚步带起的尘土之中。细小的

尘土粘着他们的皮肤，填满了他们的耳朵、鼻孔

和眼睛。汗水流过老人的脸，在面颊上形成一

条条小沟，他烦躁地用毛巾不停擦着。

天非常热。整个空气明显地颤动起来，灰

尘在热浪中飞舞，太阳在他头上就像一顶巨大的

铜锅。遥远的地平线在他眼前轻轻地上下移动。

这是正午，其他农夫正躺在树下午睡，但是老人却

不停地赶路，决心找到儿子发泄心中的不满。

他像挑选珠宝那样想出一些严厉责骂儿子

的词语，他觉得只有最尖刻、最严厉的话语才能

奏效。“我会告诉年轻人我是怎么看他们的。”他

要完成一个使命，做成一件事，因此他感到坚

强、自豪而又骄傲。

他赶着毛驴走了一里又一里，他们俩一生

都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唉，我一定走了 50里

了。”老人嘟哝着。他们走过了一村又一村，以

前他只知道这些村庄的名字，活了 70岁从未见

过它们。当别人问他从哪里来时，他就回答，

“从东边来。”别人问他去哪儿，他都含糊地回

答：“到西边去。”

他不知道究竟在哪里才能找到儿子，儿子

从未告诉他游击队在什么地方。“爹，”他说，“我

们游击队员从不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我们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在这儿，明天就在百里

之外了。我们就像高空的鸟，像老鹰一样猛打

猛扑敌人之后马上离开。我们像深水中的鱼，

从岩石底下冲到水面，然后飞快地游走。”

老人找儿子的任务看来很难完成，事实上

也是如此。没有人知道上哪儿找游击队，即使

他们知道也不会告诉他的。只是碰巧快到傍晚

时，他在一个村子里认出一个年轻的街坊。他

知道这位街坊同他儿子在同一个游击队，因此

他儿子应该就在附近。

他们像老朋友一样寒暄了几句。年轻人对

于老人离开家这么远表示惊讶，“大爷，您在这

干吗？您也加入游击队了吗？”他开玩笑似地问

道。老人却很严肃，这不是说笑的时候。

“我儿子在哪儿？”他问道，“我有些话要告

诉这个粗心的小子，还要给他点东西。”他很神

秘地补充道。“他离这里不远，”街坊回答，“我带

你去找他吧。”他们很快找到了游击队。他们大

约有100人，在村子的一条街上团团围住了老人

和他的驴子。他们中绝大部分老人都见过，有

很多还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也都认识他，他们

和他一样也曾是农民。

他们热烈地与老人打招呼。然而，虽然他

们是老邻居，但是不知何故他们似乎有点陌生

了，他们好像都变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脱掉了

农民的蓝裤子与上衣，换上了晋察冀军区的绿

色制服吧？他们的脸也变了样，风吹、日晒和雨

淋使之变成了褐色，显示出一种决心和毅力。

他们看起来更加严肃，同时也更加快乐。他们

走路更快，说话更果断了。这些变化令老人异

常迷惑。

也许是由于每个人都挎着新的日本枪，也

许是由于他们腰中别着黄色的手榴弹，老人突

然觉得他们成了陌生人，甚至连自己的儿子也

都变了。他一部分愤怒和绝大部分的自信都消

失了，他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他们已经不再只是

他的老朋友了，而变成了有些神秘、独立和有些

令人敬畏的集体——八路军了。而他自己只是

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老人忽然忘记了搜肠刮肚想出的尖刻而轻

蔑的话，他看着他们刚毅的脸，已不再愤怒。当

他开口时，声音竟轻柔得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只有那长辈的权威在支持着他，因为所有人都

认可这是他的权利。他对儿子说：“娃呀，我给

你带来点东西。”

“太好了！”他们欢呼道：“是什么？香烟

吗？我们想抽烟。”他们簇拥着老人。翻开筐子

中的树叶。“不，是你们的一个东西。”老人说着

弯腰拿起那个炮弹。“看，是你们的，不是吗？好

了，同志们！”他声音很轻，几乎像在道歉。“我在

田里发现了这个，它没有爆炸，你们一定是发射

错了。我给你们送回来了，还能用的。”

人群中一片沉寂之后，突然发出一阵哄笑，

他们的叫声使整条街都震动起来。老人一言不

发，惊奇地看着他们，他一脸的不解，犹如阴云掠

过天空。他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仍然不知所以。

他疑惑地皱皱眉毛，摇了摇花白的头，对眼

前的事情无能为力。

他觉得他们都疯了，又突然感到自己是一

个迟暮的老人。他机械地将炮弹重新放回驴背

上的筐子里，除了回家他别无选择，他已经浪费

了一整天的时间。他伤心地看着战士们和自己

的儿子，目光中有点责备。但是他们却都相互

拍打着后背，一个个前仰后合，笑得说不出话

来。老人只好驾好驴子，准备回家。

他的儿子第一个反应过来，他抓住老人的

袖子说：“不！爹，你不能走。”

他说着转向众人。背朝着老人向人们暗示

应该支持他父亲。他说道：“同志们，我们都应

该感谢我爹，他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他说着，朝

一两个忍不住想笑的人使了使眼色。

“是啊，是啊。”他们叫道。最终理解了老人

的错误，并希望他能被哄住。“是，你已经是一个

真正的战士了，我们感谢你。”他们围住老人，赞

扬他，“我们还会再用的。”他们说着善良的谎言。

慢慢地，笑容又爬上了老人布满皱纹的脸，

他又觉得自己挺重要了。他认为自己是他们中

的一员，又高大起来，有了威信，他的自信就像

潮水一样回来了。他们以前犯了错误，但是现

在他们已经知道他是对的了，“孩子，千万不要

再犯错了。”

“行，行，”所有人都真诚地喊道：“对不起，

是我们错了。今后我们一定会多加小心，我们

向您保证将来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了。”

老人高兴起来。那天，他连根拔起了一棵

大杂草，为保护禾苗在中国田野上茁壮成长，做

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创 伤

头顶上煤油灯像白炽的蜂房，嗡嗡作响。

土墙，土地，土炕，白纸窗户。屋内弥漫着血腥

味和三氯甲烷味。天气很冷。

在华北地区的灵丘附近，12 月 1 日凌晨 3

点与八路军在一起。

负伤的人们。

伤口就像干涸的小池塘，结成了一块黑褐

色的土，伤口边缘裂开，四周有一些黑色的蛆

了；整洁的伤口的深处隐藏着脓肿，脓肿就像-条

决堤的河，在坚硬的大块肌肉中奔流，像一条温

泉，在肌肉周围和中间流淌；伤口向外扩大，把令

人恐怖的肉质兰花和麝香石竹分别地腐蚀和碾

碎。黑色的血块从伤口中喷出，混杂着令人恶心

的气泡，在二次大出血造成的血流中飘浮。

凝固的血把又旧又脏的绷带粘在皮肤上，

小心点，最好先将它弄湿。从腿后边过去，把腿

抬高点。整条腿为什么会软得像一个包，像一

个扯松的红色长筒袜？什么样的长筒袜？是圣

诞节为孩子装礼物的那种长筒袜。那个坚硬的

细骨枝在哪里？

它被打成了许多碎片。用你的手指把它们

捡出来。它们白得像狗牙，尖利而又参差不

齐。好了，摸一下，还留下碎片了吗？

喔，这里有。全都取出来了？是的。不，这

里还有一个。这儿的肌肉坏死了吗？刺刺它。

是的，它坏死了。切除它。那它怎么愈合呀？

这些肌肉曾经如此强壮，而现在是这样的破损

和腐烂，它们怎样才能恢复以往的强韧呢？拉，

放松，拉，放松，多么有趣呀！现在完成了，好

了，做完了。现在，我们已经被毁灭了，我们自

己可怎么办呀？

下一个。一个未成年人，17岁！子弹穿腹

而过。三氯甲烷准备好了吗？恶臭从敞开的腹

膜孔中扑面而来，是粪便的气味。一圈圈的肠

子肿得呈粉红色，上面有4个穿孔。把它们缝合

起来，把结实的缝线收拢，用海绵吸骨盆。试

管，3 个试管。很难缝合。给他保温。怎么保

温？把这些砖放到热水里去。

蛆是一种狡猾的爬行动物。这人还活着

吗？是的，他还活着。用学术用语来说，他还活

着。给他输液，也许他身体无数细小的细胞将能

回忆，它们可能回忆起那火热咸味的海，它们的

祖宅和第一份食物；它们有着一百万年的记忆，

可能会记起其他的潮汐，其他的海洋和由海洋和

太阳孕育的生物。这可以使它们抬起疲倦的头，

深深地吸一口气，努力地复苏。这是可能的。

这一位。再次秋收时，他还能在路上一边

赶着骡子跑，一边欢快地叫喊吗？不，那个人不

再会跑了，一条腿的人怎么能跑呢？那他怎么

办哪？他只能坐着看别的孩子跑动。他在想什

么呢？他在想你我所想。可怜有什么用呢？不

要可怜他？可怜会贬低他所做的牺牲，他这样

做是为了保卫中国。帮帮他吧，把他从桌上移

开，把他抱在怀里，他轻得像个孩子。是的，他

就是你的孩子，是我的孩子。

多美的身体呀，各个部分都那么完美，动起

来时是那么灵巧、那么柔顺、那么有生气和强壮，

但是一旦它们伤残了，又是多么可怕。微弱的生

命之光越来越弱，就像蜡烛一样摇曳了一下熄灭

了，静静地，轻轻地。熄灭时它做了反抗，然后屈

服了，它有权利说话，最后还是沉默了。

还有吗？四个日本战俘。带他们进来，在

这个痛苦的群体中没有敌我之分，切开那带血

的制服，给他们止血，把他们平放在其他伤员旁

边。哎呀，他们像弟兄一样！这些士兵都是职

业杀手吗？不是，他们只是业余的士兵。劳动

者的手，他们是穿着军装的地道的劳动者。

没有新的伤员了。早晨 6点。天哪！屋里

真冷。打开门，远方青山如黛。东方开始泛白

了，再过一个小时太阳就会升起。上床睡觉吧。

但是，没有睡意。这种残忍，这种愚蠢的原

因是什么呢？一百万工人从日本来屠杀、残害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什么日本工人要攻击他

的中国工人兄弟、迫使他们不得不奋起自卫

呢？中国人的死对日本工人有好处吗？没有，

他们怎么会有所收获呢？那么，上帝呀，谁将获

利呢？谁又应该对派日本工人来中国执行这种

杀戮使命负责呢？谁将从中牟利？怎么可能劝

说日本工人来攻击中国工人——他们贫苦生活

中的兄弟，痛苦中的同伴啊？

一小部分富人，一个人数不多的阶层有没有

可能劝说一百万穷人进攻并试图毁灭一百万像

他们自己一样贫穷的人、以便富人更加富有呢？

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他们是如何劝说这些穷

人来到中国的？告诉他们真相吗？没有，假如他

们知道真相，绝对不会来到中国的。这些富人敢

告诉工人们他们只是想得到廉价原料、更大的市

场和更多的利润吗？不，他们只是告诉工人们这

场战争是为了“种族命运”、是为了“天皇的荣耀”

和“国家的荣誉”，是为了他们的“天皇与国家”。

荒谬！绝对的荒谬！

这样一场战争的代理人一定得像其他犯罪

如杀人犯的代理人一样，必须从可能获利的人

中挑选出来。8000 万日本工人、贫困的农民和

失业的工人会从中获利吗？从西班牙侵略墨西

哥、英格兰侵略印度到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

在整个侵略战争史上，这些所谓的“胜利”国家

的工人得到过好处了吗？没有，他们从来没有

从战争中获得过利益。

日本工人从本国的自然资源、黄金、白银、

铁、煤和油中就获得利益吗？很久以前，他们就

不再拥有自然资源了。因为，它们是属于富人、

统治阶级的，成百上千的矿工们仍生活在贫困

之中。那么，他们又怎么可能通过武装掠夺中

国的金、银、铁、煤和油而获利呢？难道一个国

家的富人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占有其他国家

的财富？难道他们不一直这样做吗？

日本军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是唯一可能通

过大屠杀和经过授权的疯狂行为而获利的阶

级，这一点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些假神

圣的刽子手，那些统治阶级从这场战争中获得

了利益，但是却让整个国家受到指控。

那么，侵略战争和征服殖民地的战争只是

件“大生意”吗？是的，看起来如此。但是，这些

民族罪犯中许多为非作歹者都试图把他们的真

实目的藏在高度抽象和理想的旗帜下，通过谋

杀或制造战争来抢夺市场，通过劫掠来得到原

料。他们发现，偷比交换更廉价，屠杀比交易更

容易，这是这场战争的秘密，也是所有战争的秘

密——利润、生意、带血的钱。

这一切后面，存在着那个令人恐怖和欲望

难填的“生意与血腥”瘟神，它的名字就叫“利

润”。金钱就像一个无法满足的摩洛克神，要求

利润与回报，它为了满足贪欲而为所欲为，甚至

不惜杀害几百万人。在日本军队后面站着军国

主义者，在军国主义者后面站着金融资本和资

本家。他们是血脉兄弟，是同谋。

这些人类敌人像什么呢？他们会在前额上

贴上一个标记，让人们轻易就能辨认出他们，躲

避他们，骂他们是罪犯吗？不！相反，他们是受

人尊敬的人物，他们荣誉在身，有绅士称号，他

们也自称为绅士。多么滑稽的名字！绅士？他

们是国家、社会和教会的支柱，他们从过多的财

富中拿出一部分来支持公共和私人的慈善事

业，他们向机构捐赠。在私生活中，他们善良而

体贴。他们遵纪守法，遵守的是保护他们的法

律——财产法。但是，有一个迹象可以辨认出这

些持枪的绅士：只要威胁说要减少他们的钱所带

来的利润，他们就会像猛兽一样咆哮着醒来，像

野人一样无情、像疯子一样残忍、像刽子手一样

残暴。如果人类想要存在，这些人必须消失，只

要他们活着，世界上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允许

他们存在的那个人类社会的组织必须废除。

正是这些人造成了创伤。

白求恩文学作品二题

编者按：白求恩，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二战期间的 1938年，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加入八路军，从事救死扶伤的医疗工作。1939年，在一次为伤员实施急救手术时受
感染，11月 12日在河北唐县不幸逝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怀着崇敬的心情，想念着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得知白求恩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12月 1日为延安各界追
悼白求恩的大会，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 月 21 日，毛主席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于 1940 年出版的《诺尔
曼·白求恩纪念册》撰写《学习白求恩》一文（新中国成立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
共产党员向他学习。然而，人们不曾想到的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白求恩于 1938 年 12 月 20 日完成了一篇 7000 字的“特种外科医院”章程，详细地规定了医院工作人员的权
利、义务、责任，包括病人和与之有关的委员会。1938 年 12 月 28 日，它获得医院临时党委会的批准。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还能挤出时间创作出充满激情的抗战文学作
品《哑弹》和《创伤》。《哑弹》和《创伤》大约都是在 1938 年 12 月完成，1939 年发表在美国和加拿大左翼刊物上。今天，经过多方寻找，我们终于找到这两篇作品，在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到来之际，本报发表它，就是为了一种追思，一种纪念。

手术中的白求恩（油画）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剧照 白求恩 1922年毕业照

纪念白求恩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

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

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

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

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

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

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

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

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

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

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

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

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

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

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

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

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

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

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

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

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

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

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

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

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

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

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

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

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

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

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

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

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

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

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

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

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

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

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

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

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

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

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

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

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

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

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

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

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

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